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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天上一只大大的包袱，抖一抖，落些星星点点的碎
末漫天飞扬。黄昏灰暗的天空里，闪闪烁烁，灿若萤火。仰
面而望，珠珠粒粒跳降在唇眉之间，凉凉的，滑滑的，伸手
去接，一颗，两颗，三颗，晶莹剔透，弹指消融，只留浅浅
的一抹清凉衔在掌上，似一场魔术的表演。
这是天空蓄谋已久的雪事。它让乌黑的云低低地悬下

来，让北风呼叫着东游西荡，让枝头残余的枯叶蝴蝶一样四
处翻飞，让寒鸟慌张地稳扎窝居，让少有的温暖靠边站。它
梳理出一条俯冲人间的大道时，我们已经做足了迎接一场雪
的准备——棉衣加厚了，帽子戴上了，围巾绕上了脖子。来
吧来吧，深冬的第一场雪！
风不想停下来，它躲在山与山的罅隙里，藏在屋与屋的

夹缝间，隐在树与树的脊背后，不时沉着脸吹气，呼呼的，
呜呜的，似吟似泣。天空飞洒的“萤火”越来越紧促，密密
麻麻，窸窸窣窣，似宇宙星辰纷纷坠落。倏忽之间，一片两
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的雪花凌空飞降，
飘飘转转，直让人眼花缭乱。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雪，如羽如棉如絮如千千
万万撒欢的小仙女骁腾奋飞，一会儿顽皮地翻个跟头，一会
儿翩翩起舞，一会儿长驱直下，一会儿盘旋跳跃，一会儿古
怪精灵地谈笑着，嘻闹着，抢着步，比着赛，此起彼落中迷
了双眼。渐渐地，大雪拉起一道朦胧的屏障，远处的群山若
隐若现了，只余了高低起伏的三两座，慢慢白了头。雪落在
山脚的屋顶上，屋顶便泛出块块白斑；雪落在附近的菜畦
里，菜青们便团团簇簇地穿起白纱裙；雪落在公路上，蜿蜒
的公路便镶出两道白边；雪落在庭院里，光秃秃的树杆便有
了素素的白艳，常青桂更增添出生命的厚度，庭前草缓缓地
低头不语；雪落在身上，奔走的身子便有了雪花的舞姿⋯⋯
夜间，风稍停起来，逐步停了，世界在大雪的喧哗里静下来。
啾啾，一只小个子寒鸟惊惶地从窗前掠过，“吱”的一

声，仿佛来自时光深处的另一些雪。
寒风袭卷后的傍晚，大雪赶集一样从天空来到大地，孩

子们奔走相告，仿佛那雪只落在他家的院子里。然后静静地
等待更大的雪，天明时好在田坡上弹跳，打滚，溜雪，烂漫
的笑声回荡四野。——那是落在童年的雪。
裹着厚厚青花棉袄的妇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大

喊：别把鞋踩湿了！别冻着了！别摔跟头了！——那是落在
母亲青丝上的雪。
背着行囊“吱嘎吱嘎”走在雪地里，一步一回头地远

去。——那是落在飘泊路上的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那是落在古人诗韵里的雪。
东风卷帘催梦醒，已是客居他乡人。——浅浅深深，那

是落在一呼一吸里的雪⋯⋯
雪，就这样轻轻悄悄不管不顾地下到天明。
我以为是天明了，时醒时梦之间，只见屋外天光泛白，

推窗一看，呀，这还哪是昨天棱角分明的世界？——看不清
远山如黛，看不清琼楼玉宇，看不清庭院里的枝枝树树，整
个世界都被一只厚厚的白包袱包裹起来，炫目的雪光映亮了
黎明前的黑夜。这是一个干净圣洁的世界，是一个静谧得听
见心音律动的世界，是一个唯雪花说着它们古往今来的世界。
一开始呜呜咽咽的北风呢？
一开始颗颗粒粒的雪珠儿呢？
一开始千千万万的雪片儿呢？
一开始浸入骨髓的冷寒呢？
不见了，唯这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松松软软的一墨

白，挥写出天地一线惊人的瑰丽。我想，那呜咽的北风送雪
一程后已远归了；那颗粒的雪珠儿已成为积雪的基石；那万
千的雪花已是大地银辉的影子；那嗖嗖的寒冷已被“咯吱咯
吱”地踩在脚下。
雪，装扮了一树的琼花；雪，调和了一冬的颜色；雪，

丰饶了大地的内容；雪，唤醒了贪睡的孩子；雪，激活了童
趣的力量。庭院里，屋门前，街道上，人们惊喜地谈论着这
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孩子们快乐地滑溜出长长的雪痕，不时
捏一个雪团，远远地扔出去，或三五个聚在一起滑雪、堆雪
人，白茫茫亮灼灼的雪地里又多了几份生动。
恍惚间，我不知道这是故乡童年的雪，还是异乡今晨的

雪；我不知道这是旧时落在母亲青丝上的雪，还是如今点染
母亲白发的雪；我不知道这是我梦里啮咬贫寒的雪，还是现
实里抒写暖意的雪。
我想到了封藏。雪是天空的包袱，它把一切脆弱的枯涩

的弯曲的秃兀的污浊的严寒的都收藏起来，把美展现给人
看。雪是一位美的艺术家。
我也想到了人生。时光也是生命的包袱，它把一切成长

的困苦的磨难的疼痛的沧桑的都收藏起来，渡引人去看生命
的欢愉。时光是一位宽容的人生导师。
一场风，一场寒；一场雪，一场美。人亦是，一场苦，

一场甜；一场冷，一场暖。
感谢天空精心策划的这一场雪藏，感谢时光为我们收藏

起过去鲜活的记忆。流光似水，生命归宁，抖开时光的包
袱，曾经辛辣凛烈的灰暗有了亮色，点点滴滴的钝痛也长成
了生命的骨髓。美好的事物虽然短暂，于全部的生命，也是
刹那惊鸿的灵魂盛宴。

雪 藏
王明亚

打开一把锁
也就打开了
我们对贺元帅的瞻仰
我们对贺元帅的敬仰
庭院深深
铁骨铮铮
修竹青青

伟岸的身躯
铸造成铜像
坚毅的步伐溶入历史
活着的精神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以洗礼

菜刀·烟斗

两把菜刀
劈开了盐局
也合着劈落了腐朽的旧社
会
你与他们一起
把旧社会塞进烟斗，点燃
历经凤凰涅槃
从此
新中国犹如东方之旭日
冉冉升起

贺龙故居（外一首）
程家双

一

年轻时
你可以很多年很多年
不回故乡
中年了
你就得定期
走进歪歪倒倒的木房
时间过得真慢
打眼一望
人物风光
年年一样⋯⋯

二

家里的老黄狗
隔老远就汪
那声音
犹如男中音的亮嗓
摇尾乞怜
告诉叔叔婶娘
数他的关系
和我最棒!
我，摸摸它的头
刷刷它的脸
他就干脆和我贴紧
肆意表现
和咱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全村有头有脸

一年一年
岁月走得很慢
生活最怕重复
一重复就心不在焉

三

有一年回家
大黄狗突然不见
习以为常的事一变
一切都被打乱
没有它的依恋
回到老家
竟觉得惶惶然
坐立不安
我问问母亲
母亲老泪潸然
不语不言

几天后
隔壁的毛坨说
黄狗年纪太大了
葬在后山⋯⋯

四

人常有很多很多依恋
虽可长时间聚散
但分离不能永远永远
永别会把分离
变成无尽的伤感
我家的大黄狗
爱恨明白简单
谁是贼
谁是家人
一辈子黑白分明
一目了然

老家的大黄狗
朱松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诗人林逋《山园小梅》里的句子。
在清冷的空气中，一枝梅“疏影横斜”，
俏丽妩媚。在朦胧的月光下，有“暗香”
款款而来，香得那么“丰富而宁静”。全
诗无一“梅”字，但梅清幽香逸的风姿，
宛如一幅生动明艳的画，媚到骨子里。
想起了“暗香盈袖”这个词。李清照

一句“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就
把一个相思丛生的女子的心情写活了。暗
香盈袖，那袖里笼的是什么香呢？就这么
款款而来，飘逸四处，枝蔓横生，让人魂萦
梦牵。《红楼梦》中，宝玉闻到黛玉衣袖中有
一股清幽之气，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
“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可能什么香都没带，那绝不是衣服上

所熏的香，也非涂抹的香，脂粉污颜色
啊。它更像一种格调，一种气质，厚积内
敛，像百折千回的水，像一份潜滋暗长的

感情，像封住的炉火，无烟，无焰，却在
静静地燃烧。香呢，如花香，书香，茶
香，也许什么都不像，不骄不奢，不张不
纵，飘忽不定，转瞬即逝。
回乡下老家，能感受到不同的香。新

做的木板床，有一种直接、强烈的木香，自
然亲切。老旧的柜子，还是母亲的嫁妆，红
漆大都脱落了，香也就打开了，一点一点
的，带着时光的尘，在空气里飘，分不清是
从哪个物件中发出来的。墙上挂的镰刀、
锄头，木头把柄已被汗水浸透了,被人反复
摩挲，呈现一种黄亮的“包浆”。我闻过这
些农具的味儿，有一种泥土味儿，农人的汗
味儿，淡淡的草木香，悠远绵长。
婶母有一个檀香木盒，装着叔父热恋

时写给她的信。叔父已去世多年了，婶母
不愿和城里的子女住，独自住在乡下，寂
寞的时候，她就拿出信来看。婶母说，那
些大实话，大傻话，语无伦次的话里，有

往昔的幸福时光，有叔父的影子。多少年
了，纸也变黄了，字也变淡了，但信里飘
出的文字香，却如窖藏的酒开了封，暗暗
的，沁着温暖的味道，醉着心。
暗香是一首飘渺的歌，一份婉约的情

怀，不经意间，袅袅幽香萦绕而来。那笑
语盈盈的女子，水莲花般温柔的女子，一
袭香气就是女人本身，虽刹那间擦肩而过
各自天涯，但依然有香如故。浸在那些平
平仄仄的文字里，透着无限的怅惘和眷
恋。
暗香是一种冷香。蕊寒香冷蝶难来，

它自在地美着，冷冷地香着，梦幻般轻轻
笼罩着寒夜。暗香有一种性格上的清绝，
如张爱玲的文字，不动声色。
暗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诚实的智慧

之香，无需修饰。
暗香是境，境由心造，最美好的香气

来自内心。生活大美，皆因暗香相随。

暗 香
乔兆军

我在故乡只生活了七年，对故乡印象
最深的，是冬天的大雪。
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寒冷许

多，即便穿上臃肿的棉衣也不觉得暖和。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愿待在屋里，而是
呼朋引伴出去玩雪。
在北方，冬天里男女穿着冰鞋，脚蹬

冰面，动作轻捷如飞，“蹭蹭蹭”地就在
冰上滑出各种花样，岂一句“快活舒坦”
了得！但我们南方不同。大雪天，气温骤
降，池塘里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自然没
有冰鞋穿，就穿着平日里的棉鞋或布鞋，
下得池塘，在冰面上来来回回地滑，你推
我，我追你，场面分外热闹、快活！
至今记得有个比我大点的伙伴，把家

里的凳子搬来，在凳子上系根绳子，然后
坐在上面唤人拉他。因为速度过快，拐弯
时不小心摔了个大大的跟头，把鼻子都摔
歪了。从那以后，“歪鼻子”这个外号，
一直叫到现在。
冬天里，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起

来，满世界都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大雪，
很适合堆雪人。我们随便找一处空地，先
滚起一个个足够大的雪球，然后堆起大小
不一、模样各异的雪人来。我们还兴致勃
勃地给雪人取一个个搞笑的名字。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父亲和我一起堆

雪人。某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父亲
在小院里滚了一个大雪球，我滚了一个小
雪球，父亲把小雪球放到大雪球上，雪人
的身体就做好了。接着，父亲从屋里拎来
一个水桶，又叫我找来一根红萝卜，几颗
黑石子。不一会儿，一个带着黑帽子，长
着红鼻子，有黑眼睛和嘴巴的雪人就要完
成了。可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这时，父
亲捡了两根树枝插上去，雪人便有了胳
膊。父亲笑着说，这个雪人像我。我乐着
说，雪人不像我，像他。院子里传来阵阵
温暖、欢快的笑声。
每当大雪降临，故乡场坪上都会呈现

出特别欢乐的景象：一群小伙伴不服寒风
的威猛，纷纷在风雪中追逐，互相掷雪

球。尽管头上、颈脖里落有不少的雪花，
但仍不觉得冷，翻腾得身上热气腾腾。这
便是激烈而有趣的打雪仗了。
“冲啊⋯⋯”有人带头喊出了嘹亮的
第一声。瞬间，人声鼎沸，一个个白色的
雪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我
方战士”一个个奋力地扔着雪球，细小的
手臂像风车一样在转动，“敌方士兵”扛
不住这密集的进攻，被“我军”打得落花
流水。“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认输还不行
吗？”我们还没有过瘾，哪肯罢休！“继续打，
直到他们交出‘阵地’！”“我方”的头头大声
喊道。于是，我们乘胜追击，发起了更为
激烈的进攻。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终于
拿下“重要的阵地”，胜利的欢呼声响彻
云霄⋯⋯
时光匆匆，转眼我便到了中年。听说

故乡的冬天仍然下雪，只是出去玩雪的孩
子，已经很少了⋯⋯

故乡雪事
魏咏柏

每年的霜降过后，各家各户就开始在火塘里
生火了，做饭烤火两不误。柴烟在瓦房的空间里
自在弥漫，乡下人终于可以不慌不忙地依偎在火
塘边享受着幸福的日子。劳累了大半年的庄稼
人，在这个季节串串亲友的家门，唠唠家常，谈
谈儿女的婚嫁。主家们喜迎客家，把柴火添得旺
旺的，屋内尽是温暖。
火塘，在我的家乡俗称“火坑”，用条石砌

成，四周皆可坐人，一般设在宽大的堂屋里。空
间大，可坐二十余人。乡下的火塘大气，和庄稼
人豪爽的个性有关。
霜降过后直到来年农历二月，火塘里的火一

直旺着。火塘最受欢迎的是树蔸。挖树蔸是个力
气活儿，非力弱者所能为。大年三十夜，庄稼人
最是要比谁家火塘里的树兜大。谁家最大，谁家
最旺。于是，庄稼人农闲时便满山寻找老树蔸，
燃烧的树蔸最好能延续到正月初二，把旺气带到
来年。
火塘边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把蕃薯在火

灰里烧，把土豆也埋在火灰里烧，极香，好吃得
很。有的孩子把火灰弄得飞扬，自是召来大人的
责怪：“这么玩闹，看我怎么收拾你！”大人板起
脸，把手扬得老高，但落在孩子身子却是棉花一
般轻柔。
火塘里最暖人的时日，当是腊月和正月。腊

月，是杀猪宰羊打糍粑的月份。年肉一块块挂在
炕上，不能断烟火，昼夜要有火气。庄稼人每天

临睡前，都要往火塘里再加上几撮箕粗糠、瘪谷
或者锯木粉，以便延续火星气。乡里人闻惯了柴
火味，火塘里有烟火，梦里都是香甜的。
围着火塘，大人总喜欢讲些源远流长的传

说。大人曾经给我们讲述后娘的故事：“前娘留
鸡腿，后娘留鸡肠，想起来哭一场。”大人们把
后娘讲得如此可怕，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对后娘充
满了恐惧。一听到哪家离异或丧偶的男人娶了后
娘，我们便替那户人家的孩子着急。后来，我们
才发现，并不一定都是这样。
围着火塘，大人们讲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说

三国道水浒，谈古论今，用朴实的语言，道尽人
世沧桑。留存在记忆深处火塘边的故事，始终温
暖着内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普遍盖上了

漂亮的新房，柴火燃烧的火塘渐渐地被电火、空
调取代。但老一辈人闻惯了柴火味，总还喜欢在
自己居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瓦屋里生一塘柴火，
任烟雾弥漫。
冬月底或腊月初，是屠夫生意最忙的时候，

每天要奔好几个场子。年关杀猪是年味临近的前
哨，腊月里，庄稼人会忙着杀年猪，将盐渍好的
肉上架用柴火熏。庄稼人熏肉，一般都挂在火塘
上方，烤火熏肉两不误。屠夫每天杀猪前都要拜
神灵，请求上天宽恕开杀戒之罪。杀猪对于忙碌
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无异于过节，但杀猪时，主
妇们通常会蹲在一边，不忍看屠夫将尖刀朝自己
喂养的猪刺去，怕猪望着自已掉眼泪。
打糍粑也是年关的要事，同杀年猪一样，是

庄稼人必经的程序。无论家境多么窘迫，两百个
左右的糍粑是要的，不能丢脸面，庄稼人早早地
就准备了糯米、高梁、小米等粮食。
打糍粑前要准备大量的柴火。彻底清洗一年

来布满灰尘的大石凳，把自家的两扇门板下了做
压板。当然，棒槌、扁铲、桌子、竹垫也要弄干
净，这些打糍粑所需物什都要涂上黄油，防止糯
米沾着。待糯米蒸成八九分熟，便将糯米饭倒到
石凳上。每每这时，孩子们便会打闹着伸出一双
小手来哄抢香气扑鼻的糯米饭。有些害羞的孩子
不敢，主人便用手捏一大坨送去。打糍粑的日

子，孩子们吃了东家赶西家，小小的肚皮涨得滚
圆滚圆的。打糍粑举棒槌的通常是虎背熊腰的后
生，力下得重，饭锤得细，糍粑粘性足细腻可
口。在寒冷的冬天，两后生光着肩膀，肌肉一块
一块的强健有力，流着汗水，一锤，两锤⋯⋯，
边锤边喊：“迎新年，嗨哟！送旧年，嗨哟！”声
如洪钟，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欢愉。待糯米团打成
粑粑浆时，两后生用棒槌糯米团迅速挟起，放往
抹了黄油的大桌子上，大家便争先扯着糯米团，
开始做糍粑，捏成团，然后盖上门板，孩子们一
个个争先恐后爬上盖板，或被大人们抱上门板，
“咚咚咚”跳个不停。糍粑压得越薄越好，大人
们认为孩子压力不够，还会叫有力气的男人抬上
重条石压上。估计压得差不多的时候，搬下条石，
孩子们喜滋滋地跳下门板，大人们用力掀开盖板，
悉数取下糍粑放入箩筐。随着“再来下一锅！”大
伙儿又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只看谁家糍粑打得多，
看谁家的糍粑做得更圆实。
家中有了糍粑才像过年的样子。
糍粑对于庄稼人来说，不仅仅为年关所备，

也是庄稼人的后备粮。年后上山挖地整土整日忙
碌，庄稼人会带上几个糍粑，中午时捡几根干树
枝在田埂上生火，将糍粑放在火堆旁烤，烤熟的
糍粑会膨胀得老高，到了极限便崩裂开来，吐出
阵阵香气，吃在嘴里酥软肥美。如果带上野葱酸
菜做馅，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的家乡中湖，冬韵无穷。

冬韵中湖
覃正波

雪野 苗青 摄


